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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小说将宇宙与玫瑰两个绝

妙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短短篇

幅内，既有宏大的背景设定，又

有细致的人物刻画。故事讲述

新人类降临地球，要求人类离

开北纬30度附近的地区，云南的一对玫瑰花农母子被迫

开始了迁徙之路。文中有着丰满的细节，文明的扬升、

迁徙的离乱、玫瑰的衰败、破碎的恋情，相互对应，深刻

而又灵动。最后的神来之笔，让我们通过一朵复活的玫

瑰看到了一个崭新世界。在这里，玫瑰寄寓着对故土

的眷恋，有一种超然的精神力量，亦是宇宙的回响。

阿 缺

没有战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我们与新人
类达成的共识。

新人类来自数十光年以外，有多遥远，妈妈
也说不出来，只说远得比我们十代人的寿命还
长。不过，她补充道，光年是距离，这样比喻的意
思是，我们十代人加起来都走不出那么远哩！

空间虫洞在地球外开启时，世界一如往常。
有人看到，说像宇宙缓缓张开了一只眼睛。而那
一天，我在云南斗南县中学上课，妈妈在地里干
活。没人注意到天上的阳光突然暗淡下来，正在
进行光合作用的玫瑰肯定也不会察觉。

很多事，我是长大后才知道的。我以前问妈
妈，人什么时候长大，她说，人要是离开了家乡，
很快就会长大。

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一日三餐，是两个花期
和四个农时。可时间在宇宙中，是一个可以同时
无限宏大和无限渺小的概念。新人类的星舰是从
虫洞穿梭而来的，兴许要历经上万年的时间，兴
许只需短短一瞬便能跨越无数星系。

新人类登陆地球之前，给各国发去信息，内
容大概是和平造访之类的，就像某一位宇宙远亲
突然登门拜访。没有恐慌，没有冲突，没有战事。
新人类跟各国政要进行友好谈判后，得到进入人
类社会的许可，学校、医院、博物馆、社区……他
们高大俊美，智慧和善，是比我们更优秀的公民、
教师、科学家、政客。

在他们身上，人类看到了未来。电视新闻说，
他们也来到中国，去了北京、上海、深圳、重
庆……不过，我们大山里的生活平静如昨，没什
么变化。不到一年，新人类提供了不少技术与道
德上的示范，久了，人类真把他们当哥哥一样看
待。可中秋节刚过不久，他们提出一个要求，很简
单，希望人类尽快离开北纬25—30度所在的城市
和地区。至于原因，报道里只说是为人类“解锁”。
中学地理教过，北纬30度线是一条神秘的纬线，
贯穿四大文明古国，还有诸多神秘区域和奇景，
珠穆朗玛、百慕大、死海、三星堆……这件事，不
过是在未解之谜上再加一道谜题。

不到3个月，迁徙令传到了村里。村民们沿
着路边一个唤一个，把大家召集在村口空地
上，书记匆匆赶来，举起喇叭对大家说，我们马
上要搬走，搬去北边或东边的大城市，房子、上
学、工作的事都能解决。时间不多了，劝我们赶
紧收拾，可能以后都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就要做

登记，带好房本身份证户口本……至于别的，没
细说。

“那咱家的玫瑰呢？”我妈追着问，村民也追
着问：“牛羊、茶叶、药材呢……”书记说：“能带多
少是多少，带不走的，就留在家乡，让它们自己生
长。”云南呈贡县斗南乡位于北纬26度的高原山
区，是全球鲜切花生产气候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也是国内最大的玫瑰种植地。90年代，我们家承
包了一块玫瑰田，三代人都种植玫瑰。妈妈说我
很幸福，是在花儿堆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在花
田里打滚，一进家门就会闻到花香，夜里会被枕
头上的香味拥着入睡，鲜花饼、玫瑰茶、玫瑰酱、
干花药材，丰盛的物产滋养我们的生活。玫瑰，是
我们家族的标记，是生命的纹饰。

夜里，妈妈拿出证件和钱袋子，把家里不同
类的玫瑰种子全都放到铁盒里装好，还有些首
饰，值钱的家当也就这些。我拿出中国地图铺到
桌上，用尺子比画着经纬度，看看有哪些地方的
人要搬走。她自顾自地说，过两天再去地里摘鲜
花，能摘多少摘多少。

妈妈还是很年轻，日子栖在她身上，没有动
静。不管在哪，她头上总要别一朵玫瑰。趁她忙
碌，我问：“为什么这么快要我们搬走，你们啥也
不说。”她继续在家里转来转去，头也不抬地说：

“咱家就咱娘俩，去哪不是生活。再说，你过两年
高考，不是可以在更好的中学读书，将来考上好
大学吗？”我点点头说：“只是可惜了家里的花。”

十多天后，斗南中学已经不上课了，只剩下
几位老师善后，我回去了一趟，想最后看一眼学

校。走到教学楼下，遇见匆匆而行的周老师，他抬
头看见我说：“小江，你怎么回来了？”我问他：“老
师，您要带什么走？”他想了想说：“我想偷偷留下
来，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我非常惊讶，沉默寡
言的周老师竟有这样令人惊叹的计划。“啊，您不
怕？”“怕什么？”他说：“我没什么好怕的，关于这
件事，我想了几种可能，第一，外星人占领地球，
第二，这个地带藏着大秘密，他们要搞研究开发，
第三……第三嘛，我想不出，他们说帮人类解锁，
什么意思呢？难道北纬地带被上了锁，他们能解
开？解开后，人类能活得更久更好？”我答不上话。
他又问我：“遇到解不出的题怎么办？”我回答：

“去问老师。”他说：“对嘛，我就留在这里等老师
解答。”

他转身准备走，没走几步又折回来，推推鼻
梁上的眼镜，郑重递给我一本诗集，说：“小江，如
果有机会，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交给青红老师。”
我问他：“您为什么不自己交给她呢？青红老师可
能还没走。”他摆手，说：“不了不了，有些事你长
大了才懂。”我接过诗集，封面泛黄，一定是值得
珍藏的老书，里面夹着些东西，我不敢打开。他道
谢后匆匆离开，很快，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

看玫瑰看久了，我想象不出太过遥远的事
物，妈妈也是。外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如山里悠
闲，可哪有什么办法，我们就像蒲公英，风往哪里
吹我们就要去向哪里，等风暂时停下来，就种点
玫瑰，靠它生活，等风再起时，就继续上路，我们
的人生大半是这样吧……收拾了一周，妈妈挑挑
拣拣，舍不得这个，放不下那个。走的那天早晨，

我看到玫瑰铺满了家门口的路，还有不少装点在
门窗屋檐，好看得不知是从天上抖落下来的什么
仙物似的。是妈妈弄的，不是什么传统风俗，她
说：“家里都是花嘛，多看两眼，以后不管走到哪
里，想起家来心里就是甜的，走喽！”

就这样，我和妈妈各自背着一个箩筐，手提
两个大包，踏上了迁徙之路。距离北纬30度最近
的城市在350公里以外，目的地不算远，比起宇宙
级的跋涉这只算是原地踟蹰。

我们同村里好几家人一起出发，隔着层叠的
农田看见晨雾中赶路的身影，他们也都大包小包
背在身后，一步步走向斗南乡外陌生的日夜。先
是坐小货车赶到镇上，镇上的车站外围满了跟我
们一样的村民，嘈杂拥挤，汗味泥土味牲畜味混
合飘散，我把头埋在妈妈背后的筐里猛嗅玫瑰。

经过两天一晚，我们到达四川内江，接下来
还要坐火车。几番奔忙，筐里的玫瑰花也显出疲
态。车厢里大多是迁徙的人，坐在对面的是一位
年轻学者，爽朗健谈的样子不像本地人，乡亲们
围在他身边，问个不停。妈妈让我送一朵玫瑰给
他，他笑得灿烂，把花插进胸前的口袋。

从他那里，我听到一些有趣的猜想，新人类
要在北纬30度附近修建大型托卡马克受控核聚
变装置，到时，地球的卫星轨道上会有一圈用作
粒子对撞的管道，在地面用肉眼就能看到，将异
常壮观；也可能会在地下建造小型金字塔矩阵装
置，屏蔽电磁场，将有一种新的质子能源场维持
地球运转；还有更多接近科学幻想的无心之谈，
说这个地带之所以神秘，因为在地核中心有另一

个环形空间虫洞，是地球提升维度的关键；说新
人类绝非恶意，他们就是多维宇宙中某一个已经
提前迈向成熟的人类文明；还说，一直以来地球
其实位于宇宙的暗面，就像是在一张勾花地毯的
背面，新人类要将我们带向最初的真实宇宙。

他兴奋地聊起这些时，周围的人所剩不多。
我盯着他和他的玫瑰贪婪地聆听，陷入了花瓣排
列状的漩涡里，卷进溢不出来的清芬中。

接近黄昏，车厢里鼾声此起彼伏，我在半梦
半醒间睁开眼，看向窗外，远远地，似乎有一幅巨
大的半透明帷幕从地平线那头升起来，像一处边
界，周老师如果没走，他应该已身在边界中。不知
是蜃影还是梦境，当我醒来后，年轻学者已经提
前下了车。

火车到达苍溪县已日上三竿，准备下车时，
我突然瞥见包里的诗集。糟了，我忘了把信交给
青红老师！我翻开诗集，里面不仅有封信，还有一
朵完整的被压薄的小玫瑰花苞，这是它离开家乡
第一次被看到。我不完全懂得这份烫手的热望，
只是被这朵玫瑰打动了。车门打开，周围拥挤混
乱，我焦急地大声询问，有谁知道青红老师在哪
里？没人听见。我再大声喊了喊，有人摇头，车门
处的陈阿伯回头说，斗南张家的姑娘青红啊，她
已经……已经怎么样了？我喊道，声音淹没在嘈
杂中。妈妈拉着我向外走，站台上人流涌动，陈阿
伯不见了身影，旁边人摩肩接踵，我胸口的玫瑰
散落了一地花瓣。

临时落脚地在苍溪县外新搭起来的棚区，云
南人被安排在一处，像个小社区，我和妈妈分到
一个7平米的棚屋。棚区外有小一片草地，这儿的
土不适合种花。妈妈简单布置了一下，把几乎都
开败的玫瑰一排排摆放在角落，这里立马有了家
的感觉。

夜里入睡前，蝉鸣四起，我翻开枕头下的诗
集，看见了不可思议的一幕，那朵玫瑰花苞竟然
开放了！一朵新生的玫瑰，如朝露未被蒸发前的
灵动、纯真。可我知道，没有根、土壤和水，花苞会
很快枯萎。而此刻，它竟如此鲜翠欲滴、如此庄
严，躺在一行行诗句上，成为诗的最末一句。

暗香浮动，我轻轻嗅了嗅它，想起被神秘纬
线穿过的家乡，此时兴许正有某种远程量子作用
跟这朵刚复活的玫瑰缠绕。我闭上眼睛，静静睡
去，想着它会一直绽放，永不凋谢，想着遥远宇宙
的宏阔，也想着一朵玫瑰的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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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鼻子被叫醒
新磨的咖啡味儿
外公的烟斗喷出的烟味儿
小玛德莱娜蛋糕和着茶水的气味儿
穿越浩瀚的时空
不请自来
——《叫醒你的鼻子》
一道夕阳晃在“大运气味体验馆”的玻璃窗上，窗上印下的

斜体字宣传诗行《叫醒你的鼻子》倏然亮了起来，像出落不久的
姑娘新敷了胭脂，有种恍惚的明艳，又有些许羞涩。

老耿在这个时间点照例来到了体验馆。他已经50岁了，得
了肺癌，晚期，没几年活头了。很多人的心愿是走遍天下，老耿
没别的心愿，他就想闻遍世间所有的气味。大多数时候，他每天
会像很多姑娘喜欢饭后来点甜点一样来体验馆打卡，每天傍晚
来这里体验不同的嗅觉故事和气味，有时兴致上来，他会连续
体验3个甚至5个故事。今天，他选定的是《浮士德》。

来体验的顾客只需要戴上体验馆的鼻盔，意识便可以进入
半醒半寐的状态，嗅觉同时被激活。体验馆设有上万个“嗅觉
剧”可供选择，多依据古典名著、童话寓言或是当代故事改编。
在30—60分钟内或悲或喜或平淡或诡谲的角色扮演中，顾客
可以体验到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的气味。

邢大运像往常一样带老耿进入密室。体验馆是大运一手筹
建起来的，由大运和他的机器人服务生阿左照料看管，现在已
经营3个年头了。阿左是女相机器人，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穿
着一身薰衣草色的职业套裙，不仔细看，几乎不能知道她是机
器人。老耿第一次到体验馆的时候，还以为这是夫妻店，猜测阿
左应该是大运的女朋友或者太太。大运会将顾客体验过程中的
各种趣料用气味照相机拍摄下来，等体验结束赠送给顾客。

“多好闻的海腥味儿啊，怎么让我给填了呢！”老耿在剧中
扮演浮士德的角色，显然一个小时的体验还没过瘾。

大运把拍摄的气味照片展示给老耿看，有书斋的味道，有
海伦发丝的味道，有眼泪的味道以及与海有关的种种味道，海
鸥、渔网、渔船……照片上的气味线像极了五线谱上的音符，大
运请阿左依据海洋的气味之谱拉了一段小提琴。老耿听着曲
子，仿佛再一次坠入了故事情境，只是他已摘下鼻盔，已然闻不
到任何气味。

老耿不是遗传型失嗅者，他出生后有过5年的嗅龄，之后
就成了嗅盲症患者。正因为此，他比S城那些生下来就闻不到
味儿的人更能明白气味的美妙。

是的，S城是一座嗅盲之城。
夜幕降临，S城上空橙色雾霾再次肆虐。这里一个月的时

间得有20多天是雾霾日，橙色也在诸多颜色中声名鹊起，成为
S城的一贯“脸色”。有一个名叫“莫非”的画家绘制了一幅名为
《橙子·印象》的画作，以美妙的橙色光线的变幻与颤动展现了
S城被橙色的雾霾笼罩的景色。

S城又像是浸泡在老醋缸中太久的一枚鸡蛋，浑身散发着
一股子稀松烂软的气息——虽然绝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闻到
这股气息的能力，祖上数代人患了嗅盲症，先天性失嗅，即使偶
有像老耿这样的“返祖”现象，能闻到气味的，谁说得准到底是

不是一种好事呢！每当“橙霾”造访时，火药味儿，抑或是呛煤味
儿的焦灼味儿像萦萦幽灵般漫起，如老鼠一样在大街小巷游
窜，刺激人的嗅细胞纤毛，再以神经冲动传向嗅球……

不知不觉间，人们的嗅神经纤维发生着缓慢的麻痹和萎
缩，嗅觉细胞的数量、嗅感面积、敏感性能力呼哧哧地开始下
降。最初得了嗅盲症的“祖先”先是分辨不出日常物品的气味，
诸如咖啡、橘汁等，当然也难嗅出已腐烂的食品或是工厂废水
发出的气味。这是因为他们的嗅觉已经受损，甚至已被杀死。后
来，嗅觉基因的失活趋势越来越厉害，最终1000多种气味受体
基因全部退化成了假基因，代代遗传。嗅盲症患者的寿命平均
年龄只有60岁左右——不过乌托国的人们已经习惯了，也不
觉得活到55岁有什么缺憾。

二
邢大运无疑是人群中的“异类”，他生下来就有着敏锐的嗅

觉，医学上认为这属于基因变异“返祖”症状。
6月的阳光清亮明媚，风散散漫漫地划过大片的薰衣草田，

仿佛在紫色的水波中投下石块，涟漪荡起，清芬四溢。儿时的大
运和父亲手拉着手在薰衣草田里徜徉，青草味儿的气体分子撒
了欢儿似的一头钻入邢大运的鼻腔，他忍不住使劲吸了吸鼻子。

“真好闻啊，爸爸！”
“这种花会散发出一种浓郁的香气，有缓解头痛、失眠的功

效。”老邢耐心地给儿子解释道。
“为什么能闻到香味呢？”大运追问。
“很久以前，我们老祖宗的嗅黏膜上约莫有几百万个嗅细

胞，它们是嗅觉的感受器，可以捕捉到气味。世界上的气味有很
多种，其中有好闻的气味，也有不好闻的气味。”做医生的老邢
对此熟稔在心。

“捕捉气味？像猫抓老鼠那样捕捉吧……那么，为什么你，
还有很多人不能‘抓’到气味呢？”

“如果抓气味的爪子坏了，这就叫作‘集体嗅盲症’。”老邢
耐心地解释着。

一道阳光像打了个激灵般地跃闪过老邢的脸庞，矮平的鼻子
豁然亮了起来，忧伤却像潮水般漫起。这样阳光明媚的日子实在
少之又少，橙霾很快又会卷土重来，大运又不得不像怪物一样，
小心翼翼地戴上厚重的防霾口罩，以保护那脆弱纤敏的嗅觉。

那香味一度像魔咒般蛊惑并驱赶着大运往前，再往前。
很多年后，大运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博士学位答

辩的时候，手边桌上瘦长的鹅颈瓶里插的就是一束薰衣草，他
就是在这种香氛中，顺利完成了答辩，获得了嗅觉细胞研究方
向的博士学位。

三
S城的居民习惯了闻不到气味的日子，气味体验馆的“生

意”并不好，每日顾客总量不会超过5个。大伙儿觉得大运的体
验馆是个异数，像潘多拉的盒子，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魔鬼跑
出来呢！老耿和大运这样具有返祖现象的居民很少，像大运这
样不仅嗅觉基因返祖，还能将嗅觉功能完好地保存下来，没有
发生萎缩的更是少之又少。

很多人不知道大运在经营气味体验馆之前的教育工作背
景。有时，大运会和老耿聊聊天，说起过往的经历。

“听说你在开这个体验馆之前，在P大研究所干过？”老耿
试探性地问起。

“是。”
“干吗不干了，来折腾这个体验馆？”
大运递给老耿一支水果烟，水蜜桃味儿的，这烟不仅对身

体没有任何伤害，还有保健功能，一根抽完，喉咙、齿间乃至指
头缝都缭绕着一股水蜜桃的味道。

“28岁那年，我在瑞典取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P大医学研
究所嗅觉研究员的职位。我着迷于嗅觉唤醒研究，与团队其他
成员一起花了7年时间研制了‘嗅素’试剂。”

“我认为嗅觉应当被唤醒，雾霾应当被驱散。但成果推广并
不顺利，S城的科研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有价值的研究。”大运
猛抽了一口烟，打开了话匣子。

“动物体内有召唤嗅觉的‘嗅素’，嗅觉灵敏的动物诸如犬
和小鼠的嗅素水平较高，嗅盲症患者的嗅素水平则为零。通过
给患者鼻腔注入实验室培植出的嗅素疫苗，可实现与人体嗅活
细胞对话，从而唤醒那些受伤的嗅细胞。我还监测到了细胞带
动嗅毛在令人愉悦的气味中翩翩起舞的一幕，那是世间绝美的
舞蹈，我相信，细胞也是有情感的，就像人类世界一样。只需给
患者来那么一针，就可实现受伤嗅细胞的唤醒。恢复嗅觉是第
一步，之后我们才能察觉并治理这像刽子手一样的橙霾。”大运
特意咬重了“刽子手”这几个字。

“当然，更重要的是使那些失嗅的患者重拾薰衣草的清香。
我愿意带大家重新闻到新剥橘子皮的气味，有点让人上瘾的头
发的味道，很多很多关于爱的味道……人类的寿命也会因嗅觉
的恢复平均延长至少20岁，更能充分地去享受生命和生活。”
大运饱含憧憬地回忆着那时的心情。

“圈内专家为什么不同意推广？”老耿问道。
“他们认为嗅觉发达是早期生命形态的特征之一，而人类

嗅觉退化则是物种进化的表现。还举出19世纪法国神经解剖
学家保罗·布洛卡的说法，保罗曾通过神经解剖学来观察人和
动物的大脑，发现人脑中嗅球所占体积的比例非常小，而狗这
些动物的嗅球占比较大。他们认为，人类的嗅觉退化是从低等
动物转变到高等动物的必然发展。嗅觉越差，大脑的其他功能
越强大，所以人类才能优于其他生物。”

“荒谬吧……他们怎么看不到失嗅群体的器官在损害，寿命
在缩减？”大运讲着讲着有些激动，拿烟的手指竟然颤抖起来。

老耿拍了拍大运的肩膀。
阿左递来一支薄荷味的烟。

四
时间过得很快，老耿在体验馆已经体验了将近3年，经历

了近5000个嗅觉故事，气味在他的鼻孔里穿梭往来，这种感觉
很让人受用。

大运曾说，会在老耿干满3周年的时候，送给他一份礼物。
老耿没往心里去，3周年那天依然在傍晚准时到体验馆打卡。
与往常不同的是，大运没有在他推门的时候迎上来，只有

阿左冲他摆手微笑。
“你男朋友呢？”老耿开玩笑问道。
“我没有男朋友，您找的是大运吧？”阿左答道。
阿左把一封信交给了老耿。

我尊贵的顾客老耿：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大运嗅觉体验馆”已正式转交给你

监管了。而我已经到了瑞典，准备曲线救城，重启嗅觉唤醒计划。
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也是人群中的异类，因为我拥有

嗅觉。
我从小闻着刺鼻的橙霾长大，家人像守护天使一般守护着

我的嗅觉。6岁时，父亲带我去薰衣草花田，那是我第一次敢于
深呼吸，我的嗅觉第一次能如此畅达放松。我发誓要让我那丧
失嗅觉的父亲，要让S城的居民都能闻到那些好闻的，或者刺
鼻的味道，所以我选择了学医。

回想读博士期间，我曾经到安曼达岛考察，岛上有孟加拉
国的捕猎民族Onge，那个民族至今仍用气味作为首要的感官
媒介，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时间、空间和人，均是由气味来定义
的。嗅觉是一扇打通过去和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大门，它引领着
Onge 人的生活，他们有着发达的嗅觉系统，根据花期制定日
历，每个季节都是根据某种特定的气味命名……可能如此，才
是嗅觉本然的样子。

我像偏执狂一样沉迷于“唤醒嗅觉”的研究，历时7年，研
制出了嗅觉1号。但是，人们似乎当我是个反社会的疯子、科学
狂人、神经病。在我试图以科学解说告诉大家原理的时候，大家
以为是天方夜谭。我争取了5年，去找过S城政府、科学院和医
学院的领导，偶有认可的，也因为各种原因拖宕，以致不能将嗅
觉试剂投入大批量生产使用，我心力交瘁。

后来决定辞职，与一个公司联手，筹建了嗅觉体验馆，开发
了一系列气味产品，致力于嗅觉宣传，核心产品就是你用了近3
年的虚拟嗅觉体验鼻罩。怎么样，老耿，这款产品还不错吧？

我的博士导师霍尔教授得知我的遭遇，向我伸出了援助之
手，他提出了曲线救国的建议，希望我将研制成果转给瑞典的
安森生物医药公司，在那里将“唤醒嗅觉”计划的研制成果投入
生产，可以造福有需求的失嗅人群。

我万分犹豫，因为这是一个两难之境：S城给了我发展和研
究的平台，我的成果属于这里的人民，如果我将核心医学技术
带到瑞典，那将有负于我的城。可是，如果我将此项技术带到瑞
典投入生产、推广、使用，将可以造福于世界范围中受此种疾患
困扰的人群，S城当然也在救助之列。

人生而有限，不过数十年，“未曾嗅花香，人已赴黄粱”。挣
扎了无数个日夜，我决定将技术转出瑞典投入生产，唯有这样，
才能缩短我的同胞们打开嗅觉之门的时间。

奋起吧，我的同胞们！
老耿看完信，一下子呆在那里。

“请问您此时需要什么味儿的烟？”阿左浅笑着问道。

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失嗅症的广告开始铺天盖地般

推送到人们的眼前，在S城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在地铁广
告张贴。推广的药品是“嗅素1号”，生产厂家则是瑞典一家名
叫安森的制药公司。在使用嗅素疫苗之前，可以先到气味体验
馆体验一把。

大运气味体验馆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老耿和阿左每天要
接待上百名体验者。根据剧情角色，体验者们可配合出演不同
的角色。小孩子更喜欢童话剧，年轻姑娘更偏爱情感剧，小伙子
们喜爱军事战争剧。

一名50岁左右的“老人”体验完之后，回味着兰的香气，忽
然一顿一顿地抽泣起来。

“我……我感觉白活了，为什么到快入土的时候才闻到这样好
闻的香气呢……呜呜……”老人双手捂住脸像孩子般哭了起来。

需要“嗅素1号”疫苗的人越来越多，一大批恢复了嗅觉
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闻着月季的香味、新烤的面包的香味，同时
也闻到了霾的味道，他们捂着厚厚的防霾口罩上街买菜，以防
嗅觉被灼伤。还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想着这糟糕的空气该如何
治理。

老耿则越发地沉醉于生活剧，“闻一闻新出炉的馒头的味
道就好！”老耿经常念叨。

“请问您此时需要什么味儿的烟？”阿左莞尔一笑，她和老
耿忙碌了一天，一天演奏了数百首气味之曲。

“有白开水味儿的吗？活着就好啊！”老耿说。

■名家推荐
失去嗅觉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的？嗅

觉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小说围绕

“失去嗅觉—拯救嗅觉”的故事线展开，

“失嗅”亦使人联想到环境恶化、新冠肺

炎病毒对嗅觉的破坏，导致患者嗅觉失

灵的当下。故事读起来仿佛是一篇具有

现实寓意的科幻童话，“嗅觉体验馆”里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嗅觉故

事，隐现着复归自然的意绪。大运和老耿作为研发者和消费者构

成了一组胶着的螺旋链条，推动着故事的延展，最后的结局是乐

观、开放又不无悠然的。

王晋康


